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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湖人的大饼油条
□ 季小英

惊蛰的“炒虫”
□ 殷建中

紫气东来 张健能 作

水墨春天
□ 吴绍楼

即使水静止着，一条江注定了
船的走向。春天已经
悄悄地来到了树尖，远山
如黛，如我急促呼吸中

起伏的胸脯。一支竹篙
击水三千，无数的水珠凝聚
成湿漉漉的花，开在
船家的心间。水田如镜

装满了天空，没有风
水墨春天里，一抹丹青正肆意地
在江南，洇染。小桥
流水人家，一则小令从元代的

秋天，无声地走进了春天
背起行囊，我站在老屋的身边
用手机录下，石板桥上脚步声中的
乡音，惊起一群鸟雀

绿色，在鸟的翅翼下
越来越浓

□ 金卫其

油菜花开

一抹黄在春天里
启程
轻盈的风托起轻盈的我

爱排山倒海涌入胸口
满眼金让灵魂熠熠闪光

大片的浪漫，疯长
蔓延
亮晃晃的平湖很是骄傲
时间煮雨
裙摆高扬以欢喜之心度日

江南飞歌，旧梦
被吞噬，被拍打，洗涤过一样，
浪花彼此起伏，仿佛

我又回到初次遇见你的
那一夜
然后沉沦往事无可救药

韶光显现，弥漫大地，时节已经进入仲春，春季
的第三个节气——惊蛰到了。春雷不知道是否响过
了，但桃花红、李花白、草长莺飞，柳丝窈窕、鸟儿高
飞，江南的春不折不扣地热闹起来了。

昨晚起了好大的风，今早却又悄无声息了。
这个时节，风也变幻莫测。昨晚早早就躲进被窝
里的我，却很享受呼呼刮起的大风，想着：春回大
地，到处是春天的风，此时老家的村庄，也应该万
物复苏，油菜花开，田野间一片金黄与新绿交相辉
映吧。乡村一直是最令人向往，最能放松身心的
美好去处。

如果说上一个节气是紫气东来、春风化雨，这一
次便是春雷乍动、电光火石的节奏。“蛰虫惊而出
走”，有纤弱的昆虫，有跃动的鸟雀，吐露新芽的绿
树，花开，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的好时节里，我带着
一个好心情去看望母亲，母亲也该在翘首盼望孩子
的归来。

到家时，等我的却是大门紧闭，我知道母亲又到
自留地里伺候那些青菜去了。雨水过后，惊蛰天里，
过冬的青菜铆足了劲地抽苔，菜心长得快，三天不
摘，就要开花了，不能晒菜干了。母亲这几天在忙着
摘菜心。

自留地就在家门前两三百米远的那个竹园南
边，回家经过的路在竹园北边，正好被竹园遮住，所
以看不见在自留地里劳作的母亲。我多次到家门口
吃闭门羹，第一时间去地里喊母亲。

其实我也可以在家里等的，但没有母亲在家，我
的等待好像空落落的，一刻也坚持不下去。母亲呢，
即使有再重要的农活，去地里喊一声，她就会放下农
活，匆匆回家。

有人说：小孩子总是这样，回家的第一件事，就
是里里外外找母亲，找到了才安心。其实人长大后，
也会这样，至少心里保持了这份急切，只不过有时没
有表露出来而已。

不容迟疑，我把车停在水泥场地上，就踏上门前
的小路，去自留地里找母亲，仿佛当年那个背着书包
放学回家的孩子。

走在长满青草的小路上，转过依旧苍翠挺拔的
竹园，就是自留地了。经过多次的新农村整治，幸存
的这一片五六分的自留地，母亲分外珍惜，总是精耕
细作，用心地按节气安排蔬菜种植，所以总有充足的
时鲜的蔬菜供应儿子的餐桌。感恩母亲的良苦用
心。

走到自留地里，看到母亲用双手在竹子间扯什
么。听到我的脚步声，她猛回头，惊恐地看着我。一
看到是儿子，她才缓和了神情，急忙招呼我说：“儿
啊，快过来，帮我把这些丝网撕掉，太可恶了。”

我仔细一看，终于看清了在竹子间挂着白色几
乎透明的丝网。

“扯这丝网做啥，又不碍着自留地。”我一副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说道。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鸟毛，我刚刚从丝网上
解下一只麻雀放走了。这个丝网是那些坏人专门用
来捉鸟的，一定要把它们扯掉。”母亲有点愤怒地说
道。

“嗯，丝网捉鸟是不可以的。”我附和母亲，也上
前帮忙扯丝网。

“你看上面，这根粗竹头上有个麻雀窝，两只
老麻雀就是被这丝网网住，被伊捉去吃了。可怜
窝里几只刚长羽毛的小麻雀，饿得喳喳叫，从窝
里跌下来，知道麻雀是养不活的，我还拿回去养，
小麻雀不肯吃食，都饿死了，作孽啊。”母亲一脸
痛苦地回忆了一遍某些人的罪恶和自己的无能
为力。

老话说“劝人不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春
季是动物的繁殖期，这时候，鸟儿都在筑巢寻偶繁殖
后代，孵出的小家伙在巢里面等着妈妈找食物回
来。母亲刚刚解救放生的那只鸟，也许就是一窝幼
鸟的妈妈，要是把它吃了，巢里面的幼鸟哪里还能存
活。某些人，有时候真是太残忍了。

“这个伊到底是啥人啊？”我问母亲。
“就是东浜底的呆头。伊哪里呆头，满头的坏点

子，这丝网张在这里，勿晓得被他捉去多少鸟了，都
是孵小鸟的鸟啊，作孽死了。”母亲又愤怒起来。

“儿啊，快点扯掉丝网，我们把它丢竹园里藏起
来，免得被伊看见来寻麻烦。”母亲催促我。

“要么去告伊一状。”我提议。
“哪里去告伊，伊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抓不

牢证据，啥人管得了伊。”母亲有些无奈地说。其实，
我也真不知道这个事归哪个部门管，只是为了宽解
一下母亲纠结的心情。

母亲接着说：“你不知道啊，去年我也扯丝网，被
伊看到了，要我赔伊丝网，赔伊鸟。当时就我一个老
太婆在这里，有点怕，最后叫伊不要捉鸟，我捉一只
鸡给伊。我没有对你们说这事，一只鸡算了，怕你们
担心。没想到伊又开始张网了，坏人真是不可以相
信的。伊再张，我还是要撕掉。”母亲说得斩钉截铁，
一把老骨头还硬着哩，一脸的英雄气概。我替耿直
的老母亲担心不已。

我加入了母亲的扯网队伍，母亲因为我的助力，
扯网的干劲更足了。我们三下五除二撕掉了丝网，
我把它埋到了竹园深处，不会被找到一丝证据。我
回头信心十足地对母亲说：“假如伊来，我们就死无
对证赖掉。”母亲说：“对！”母亲也会撒谎了。

我与母亲完成了“壮举”，在竹园旁停歇。翠竹
林里就传来了清脆的鸟叫，叽叽喳喳，宛如一条在山
间腾越突奔的小溪，在我耳畔一声声拍打着，婉转、
清亮。哦，这是久违的麻雀，它们在感谢我们吗？它
们在呼唤什么呢？

麻雀曾经被列入了“四害”，我一直觉得这是误
解。它们虽然偶尔啄食稻穗，但更多地啄食了害虫
和杂草的种子，它们保护了庄稼，我们应该犒劳它
们。麻雀更是一种坚强的鸟，在人们的驱赶中顽强
地活着，小巧玲珑地活着，陪伴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童
年。

没有麻雀叫声的乡村是寂寞的，我们应该多给
它们一点点的善意。好在今天麻雀已是保护鸟类
了，禁止捕杀，给美丽新农村添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
精灵。

我和母亲做完了这事，感到欣慰无比，走回家的

脚步轻快了很多。今天，又有清脆的鸟叫声穿透小
村的黄昏了。

远处茁壮挺拔的杉树上，一个大大的喜鹊窝完
美构造在树梢上，成为了旷野里一道特别的风景，给
乡村添了一份生活的诗意和温情。这么美丽的新农
村，应该有巴金笔下的那个“鸟的天堂”。

走到田埂上时，母亲说：“现在是惊蛰节气了，我
们这里有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庚鸣，三候鹰化
为鸠。三候的意思就是老鹰懂得躲起来不吃鸟了，
这时候布谷鸟出来求偶生子了。”

我也读过元稹的诗，写到“阳气初惊蛰，韶光大
地周。桃花开蜀锦，鹰老化春鸠。”翻译出来就是天
空翱翔的老鹰，知趣地离开，取而代之的是树梢上飞
来春天的斑鸠。“老鹰都懂这样做好事，坏家伙必须
躲起来不再害鸟了。”我附和母亲的见识，母亲又高
兴起来了。

我们走过田岸那边时，几个叔伯婶婶和我们和
善地打起招呼，我们也愉快地回应着。惊蛰天里暖
湿气团开始活跃，天气回暖，大地上一派融融的春
光，植物萌发、空气清新，颜色各不相同的树叶，鲜嫩
而油亮，似乎比花还要好看。“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
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虽然田地已不多了，
但勤劳的农人，开始在田里拾掇了。动动筋骨，互相
拉拉家常，一派其乐融融。

走到田岸尽头，我笑着对母亲说：“惊蛰到了，打
一个响雷，会像惊醒蛰虫一样，好好地惊醒那些执迷
不悟的捉鸟人。国家也规定了不可以捉野生鸟类
了，下次我们对他说清楚。”我也是理想化地宽慰母
亲，好的办法就是我多回来，陪母亲去自留地里给母
亲壮胆。

母亲笑了：“嗯，希望会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
上次啊，隔壁龙叔在惊蛰时候得过一个比较奇怪的
病，“歪嘴巴”。他身体好好的，出门田里走一趟，回
来时歪着嘴。我觉得很奇怪，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也不知道，就是歪到油菜田里，踩倒了好几棵油
菜，忽然感觉吹到了一股妖风，脸部突然抽紧了，嘴
就歪了。我们说他，主要是踩倒油菜作了孽，老天爷
惩罚他了，劝他把油菜花扶起来后，马上去医院。医
生不打针也不用吃药，就给他脸上点了两排黄粉，好
了。”

我知道这是春天的病虫和湿邪引起的“神经性
面瘫”，与做不做坏事没有关系。我没有点破，对母
亲说：“好啊，我们把这个故事说给呆头听，叫龙叔一
起去说，肯定管用的。”因为想到了这个解决的好方
法，我们的脚步更轻松了。

回到家里，母亲拿出芝麻、黄豆、扁豆、赤豆，放
在锅中爆炒了一碗，说：“这是小时候的风俗，现在不
太有了，那时我们还要边吃边喊：吃炒虫，祛邪毒！
今天我再炒一回，一起吃吃，树树正气，驱驱邪气。”
母亲也是在壮胆。

我举双手赞成母亲的决断。我抓起一把母亲炒
好的“正气炒虫”，嚼得满口生香、正气满满。

母亲，相信吧，春的万物都在滚滚而至，会赶走
残冬，赶走瘟疫，赶走一切见不得阳光的宵小。在明
媚动人的春光里，一切美好，都会如期而至！

说起二十四节气，父辈们应该更熟悉些
吧，尤其与农事有关的习俗；可是孩子辈的，随
便问几个，估计知之甚少；即使是我们这辈的，
可能也是一知半解……

记得有次公司进行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测
试，试卷中有过关于节气的题目，当时的我真
是有些蒙，也再次勾起我对二十四节气的关
注。加入作协后，不由地想以二十四节气为素
材，来写写关于节气的现代诗。于是，自己定
了个小目标，逢节气前夕坚持进行浮想联翩，
以便进行文字涂鸦。经过一年的积累，我的二
十四节气现代诗基本成型。

每写一次节气诗歌前，我都要度娘一番，
对节气的相关知识进行学习，同时结合自身当
下的心境，以及可能有关的事件进行自由发
挥。创作过程中，也有过一些自我困惑，如清
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如何做到气清景明，
又要寄托哀思，实现相互统一、相互渗透；如大
小之分，涉及小暑大暑、小寒大寒、小雪大雪，
既是冷热的开始，又是预防的前奏；此外我也
对节气命名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如“立”表示开
始，“分”表示平分，“至”表示到头，其中有关昼
夜孰长孰短，有说太阳黄经度数……

二十四节气中流传下来的习俗谚语，如春
打六九头，农事早动手；小满时辰到，麦熟过桥
黄；处暑雷唱歌，棉花结罗朵；大雪落在小寒
里，花地好比盖层被……这些既是一种文化的
传承，更是一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值得称道
的是，吃货们喜欢的好多美食，也从节气中应
运而生，如春卷、青团、汤圆、饺子等。

翻开历史诗篇，多少文人墨客写下脍炙人
口的节气好诗，如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
上行人欲断魂”；王维的“草间蛩响临秋急，山
里蝉声薄暮悲”；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片
片吹落轩辕台”。我也突发奇想，想将写出的
24篇节气现代诗拙作按照春夏秋冬进行连续
刊发，虽然没有那么的脍炙人口，但是至少是
我自己的一份见解。

二十四节气，其实好比古人的“天气预
报”，何时冷何时热，何时下雨何时天晴，更是
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为后人留下的
一笔宝贵财富。我们有必要呼吁更多的人去
了解节气知识、挖掘节气内涵……

二十四节气
□ 曹海兵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一直记得平湖
有一种美食，既是早餐，又是午餐，甚至
是晚餐，它就是大饼油条。

每当晨曦初露，街头巷尾便响起了
那熟悉的“吱——吱——吱——”，那是
炸油条的声音，也是唤醒平湖人一天的
晨曲。

那时候，清晨的平湖街头，总有那么
一股暖和的气息。不是花香，也不是草
绿，而是一股诱人的食物香气，那就是大
饼油条的味道。平湖人的大饼油条，就
像一首永不褪色的诗，它饱含着历史的
沉淀，人间的烟火，还有那份对生活的热
爱。

大饼油条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但
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和智
慧。选用上等面粉，经过一夜的发酵，
揉成面团，再经过反复的揉捏和擀制，
才能做出松软可口的大饼。大饼的烤
制也是一门艺术，火候的掌握、时间的
把控，都至关重要，只有经过精心制作，
才能呈现出那一口咬下去满口生香的
完美口感。整个制作过程需要经验和
技艺的结合，才能让大饼油条呈现出最
佳的口感。而那根金黄酥脆的油条则
是经过反复拉扯和炸制而成，油条的制
作技艺看似简单，实则蕴藏着深厚的文
化内涵。那面粉经过一夜的发酵，再经
过揉、擀、炸等多道工序，最终成为一根
根金黄的油条。

据说，油条是全国性的食物，在北方
叫“果子”，到了闽南变成“油炸鬼”，浙江
还有“天罗筋”的说法，有趣的是在任何
一地都可以叫油条，大家都约定俗成似
的心知肚明，并不因此吵地域架。

张爱玲爱吃大饼油条，她笔下的人
物也爱吃。《半生缘》里，南京来的“富二
代”沈世钧在上海工厂里当工程师，寄宿
在朋友家，早上为了不给朋友的家人添

麻烦，便在“摊子上吃两只大饼油条”。
所以，大饼油条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
是视觉的盛宴。大饼的表面金黄诱人、
薄厚均匀，散发着淡淡的麦香；油条则像
一根根金条，酥脆可口。当大饼与油条
相遇，它们相互映衬，相互成就，共同演
绎出一场味觉的盛宴。

而平湖人总把一根油条两张大饼称
之为“一副”。小孩考试得了一百分，会
称之为“一副大饼油条”，乃是象形之
意。我儿时大考，也曾经迷信，叫妈妈买
了“一副大饼油条”，吃完去考，倒不曾拿
一百分。

大饼该配油条，配大饼油条的，永远
是豆浆。平湖人管“豆浆”叫“豆腐浆”，
分为甜咸两种，甜的加糖，咸的丰富，加
酱油、辣油和葱花，还有虾皮、紫菜以及
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油条。

在平湖，大饼油条不仅仅是一种食
物，更是一种文化。它见证了平湖的历
史变迁，也承载了平湖人的情感记忆。
大饼的香脆与油条的酥软交织在一起，
让人一尝难忘。它们就像平湖的一对
老夫妻，携手走过风风雨雨，为每一个
早晨带来了希望和活力。

多少年过去了，大饼油条的香味依
然弥漫在平湖的街头巷尾，成为人们心
中永恒的记忆。它与平湖人的生活紧
密相连，无论是喜庆的节日还是平凡的
日子，大饼油条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它曾是平湖人生活的缩影。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大饼油条
的制作技艺也在不断地传承与创新。
然而，无论形式如何变化，那份熟悉的
味道、那份深厚的文化底蕴始终如
一。在平湖的大街小巷中，那一声声

“吱——吱——吱——”的炸油条声依旧
回荡在耳边，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关于大
饼油条的前尘往事。


